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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翠柳模样儿和她的名字一
样秀美俊俏，大学毕业后自主创
业，跟男友——— 现在的丈夫在大
明湖畔开了家特色水饺店，起名

“翠柳居”。
小两口诚信经营，热情服

务，饺子店开得红红火火，每天
客人络绎不绝。

这天中午，一中年男人来店
里用餐。男子四十多岁，穿着讲
究，一身名牌商务休闲服，加上
不凡的气质，一看便知是位成功
人士。

“欢迎光临！”翠柳迎上去向
客人打招呼。

“先生，实在抱歉，现在没有
空桌了，那边还有个空位，您就
先坐那儿吧。”

男子四下望望，靠近墙边一
四人台的餐桌上，有对恋人模样
的青年，坐在一侧用餐，另一侧
空着。中年男来到对面坐下，翠
柳顺手把点菜簿递给他。

“老板，买单。”这时有人在
吧台边喊。翠柳撇下中年男去给
客人结账。

男子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菜
单。就听对面女孩抱怨道：“我说
去吃麦当劳，你偏来吃这破水

饺，难吃死了！”
中年男抬眼瞥一下对面两

位，只见一人一盘水饺，男孩低
头吃着，盘子里还剩五六个，另
一盘几乎没动，女孩用筷子拨拉
了几下，嘴撅得老高。

男孩放下筷子，摇摇头，用
手抚摸了下女孩的披肩长发，
说：“走，我陪你去吃麦当劳。”

两人收拾东西走了。
中年男看看剩下的两半盘

水饺，稍稍犹豫，放下手中的点
菜簿。他将男孩盘中的五六个倒
入女孩盘中，拉到自己面前，从
筷子筒中抽出双筷子，又倒了点
醋，低头吃了起来。

吧台中的翠柳一直盯着中
年男，正为没能及时服务而歉疚
呢，没想到他竟然来了这么一
手！这时，丈夫端着盘子正好路
过吧台，翠柳叫他一声，朝中年
男这边努努嘴，丈夫明白了怎么
回事，咧着嘴傻笑。临近的几桌
客人也看到了中年男的动作，有
的窃窃私语，有的指指点点。中
年男只低着头吃水饺。

翠柳思索着怎么对付这个
家伙。她倒不在乎一盘水饺钱，
但她实在看不起这种人，穿得周
周正正的，却做出这等猥琐事。
翠柳想，即使别人剩下的也得跟
他要钱，不能助长他的坏毛病；
要不就收一半的钱，因为他可能
会和自己理论，甚至争吵；要不
就算了，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让他占回小便宜吧。
翠柳犹豫不决时，中年男已

经吃完，桌子上剩下两只空荡荡
的盘子。他从衣兜里掏出包纸
币，抽出一张，擦擦嘴，又折起
来，沾了沾额头上微微渗出的汗
水，然后起身离开座位，朝门口
走去。

门口就在吧台旁，翠柳想，
过来就把他拦住，先让他曝光丢
丢人再说。

然而，让翠柳没想到的是，
中年男边走边从上衣口袋里掏
出钱包，取出一张百元大钞朝自
己走来。

这下翠柳紧张了，大脑飞速
地运转着，是要还是不要？要多
少呢？开店三年多了，还没遇到
过这种情况呢！

不等她拿定主意，中年男已
来到吧台前。他朝翠柳微微一
笑，直奔吧台角上的捐款箱，把
一百元钱投了进去，然后健步朝
大门外走去。

翠柳的丈夫和众食客都看
到了这一幕。

“哇噻！”——— 是个女孩子的
声音；“啪”——— 一个不太标准的
敬 礼 ，是 翠 柳 丈 夫 行 的 ；

“耶”——— 几个大拇指竖起，那是
几位客人同在点赞。

吧台里的翠柳，好半天没回
过神来，瞪着一双惊讶的眼睛，
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像雕塑般
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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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曾经在动物园喂大
象，偷大象饲料，结果大象越
来越瘦，孙越越来越胖。”这是
相声演员岳云鹏经常打趣搭
档孙越的一个段子。不过，实
际情况是，大象的餐食的确丰
盛，但我们确实不胖。

每天早上，我们推出的大
象粪便足足两大推车，至少八
百斤，可见大象是名副其实的

“大胃王”。一头象每天要吃三
四顿饭，两百斤草(冬天干草、
夏天青草)，七八十斤的水果、
蔬菜以及麸皮、玉米面之类的
精料十二斤等。这么多好吃
的，两个饲养员一起抬都觉得
费力，很多时候一天下来腰酸
背疼，怎么可能胖呢？

1990年，济南市动物园来
了非洲象，开启了我驯养大象
的生涯。第一次与象亲密接触
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远远地，我看见了一个庞
大的身影，心里面“咯噔”一下，
前进的脚步迟疑了。和我之前
饲养的斑马、野驴、羚羊相比，
它大了好几倍。走近这头又大
又凶的非洲象，看到它那大蒲
扇一样支起的耳朵和柱子似的
四条腿，我的心里直打鼓。

怕归怕，咬咬牙还是要从
头学起。

饲养大象的第一步是给大
象拴链子解链子。这可并不容
易，大象的大鼻子抽过来，相当
于400公斤的重量，比泰森的拳
头还厉害呢。严重的话，大象还
会“动粗”，有个同事被大象用鼻
子一抽，结果趴在地上破了皮。

靠着胆大心细，当它耳朵
不张起来，眼睛不发直，面露温
和的神色时，我迅速“下手”，短
短一周时间就拿下了拴链解链
这项技能，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今年已经55岁了，在我
26年的养象人生中，有只小象
在我的心中占据着最温柔的
一角。它是动物园里亚昆和撒
宽的儿子亚鲁。

亚鲁1岁的时候我就开始
训练它。一开始亚鲁就像个不
听话的孩子，甩着鼻子，叫着向
我要吃的。为了让它学会和人

“握手”(它把鼻子伸出来，我握

它的鼻子)，我在物质和精神上
给它双重激励：给它爱吃的甘
蔗，在它做得好的时候拍拍它
的头笑着说“很好”。

动物园里训练动物和马戏
团的初衷大不一样。训练是为
了动物的身体健康，方便治疗
检查和更好地驯养管理，也为
给它们增加快乐。大象的智力
相当于三四岁儿童。亚鲁学握
手用了一个月，“躺下”用了半
年，如今它已经学会了十几个
动作了，高兴时撒了欢地边跑
边叫。几年相处下来，亚鲁远远
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用鼻子“砰
砰”敲着笼舍欢迎我。

去年，野生动物园搬家，
亚鲁要离开的消息打破了我
们日常生活的平静。5岁的亚
鲁在笼子中急躁地转来转去，
我一路护送它，想离它近些、
再近些，给它安慰。终于顺利
到达目的地，但亚鲁既不吃东
西，也不出笼舍。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那
儿陪了亚鲁一个半月，形影不
离。慢慢地，亚鲁适应了新的环
境，我就放心地离开了。当我再
去看亚鲁时，它还记得我，高兴
地跑过来伸出鼻子让我摸摸。
大象的记忆力很强，感情好的
话，十年八年忘不了。

在动物园，大象馆是有名的
出人才的地方。这里是工作量最
大、最脏、危险系数高的“战场”。
我们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
直忙到下午6点，晚上轮流值夜

班，一周值大约两次。放象、清理
粪便、冲洗地面、等饲料、喂食喂
水……一上班就马不停蹄，要想
坐下来喝口水得十点半以后了。
上夜班也不安稳，一晚上要起来
忙活两三次。现在单位政策一周
可以休两天，但因为太忙，也只
能轮流休。

我们每天即使打扫喂养
的活都干完了，也不能闲坐在
休息室里，而是要仔细观察大
象的食物、粪便、日常活动等，
并记录笔记，一旦发现异常就
要提高警惕。这些年来每月一
本的笔记摞成了小山，都可以
给大象们出个传记了。

逢年过节是我们最忙的时
候，很多个除夕我都是和大象
一起跨年。刚结婚那会儿，家里
人还有怨言：“大年三十都不能
在家好好吃个年夜饭。”但这么
多年过去了，家人也都理解我、
支持我。虽然有些人笑话我身
上有一股“大象味”，但是我自
豪啊，我是大象的朋友。我对它
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天冷
时关好窗户保暖，天热就给它
们用清水冲凉，喂清凉的水果。

有次我去学车，半个月不
在动物园，回园的时候，大象
们看到我来了，老远就开始
叫，还向我点头，好像在说：

“老大，你干吗去了，好久没见
着你了！”我心里热乎乎的，感
触很深，动物园里有这么多朋
友，再累也值得。

(整理 本报记者 范佳)

楼下的绿化带里，有一株桑葚树。
算不得太粗壮的树干顶着一丛茂密的
树冠，七纵八横的将那个不算大的方格
地罩了个严严实实。记不得是哪一年开
始结的桑葚，这几天树上的桑葚少部分
还青着，大部分都红了。

和桑葚的感情由来已久，少年时代
就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因为村里养蚕之
故，有了蚕也就有了桑，有了桑也就有
了桑葚。

在村东那条长满树的大坝上，种了
不少的桑树。桑葚红的时候，小伙伴们
全都聚集在这条坝子上，有时先摘一
些，边割草边吃。紫的最好，放到口里，
那汁水就流一嘴。男孩子都清一色的没
有东西可盛，摘下来的桑葚就放在裤子
兜里，好在那个时候的衣服基本上都是
黑或青，不怕染。女孩子讲究些，喜欢拿
块小手绢，系住四个角就成了个小口
袋，被染过之后的手绢不好洗，几个月
都不能完全褪掉颜色。

第二天去上学，差不多每个人嘴上
脸上都“伤痕累累”的，老师讲课看着下
面男男女女的花脸，洋相百出，忍不住
都要笑出声来。有桑葚吃的日子，我们
就像过节一样满足。那些年农家孩子的
水果都在地里，是那些不是水果的水
果，还有一种长得像浓缩版的茄子一样
的植物，结一种成熟后紫色的果实，吃
起来也有些甜，不过那甜味不算正宗，
还有些草腥气。

那些年山上有桃，也有杏，还有苹
果和梨，地里甜瓜脆瓜西瓜都不缺。除
了总量小一些，每年也不少收，风调雨
顺的年景不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不能
放开肚皮吃。就是过个中秋节，也没有
见过谁家用筐子往家搬水果的。我小时
候吃苹果的记忆都是一个苹果要劈开
和姐姐弟弟分着吃。只有桑葚和那些我
们能寻到的野果我们不需要计划，也不
需要分配，可以放开胃口，最大限度地
满足欲望。童年时光里，桑葚给了我们
巨大的满足，填饱了我们空洞的胃。想
到桑葚，就能生出许多感动。

后来去姥姥家，又长了见识。她那
个村里有户人家的桑葚，长得又粗又
大，像个肥硕的毛毛虫儿。我们这边的
桑葚，可能是为了养蚕，以生叶子为主，
桑葚的个儿都不大，像发育不好的豆
粒。品种也单一，除了寻常的红，那种被
叫做冰糖葚子的品种就很罕见。冰糖桑
葚，更甜，味道也纯正。

前些年在跑马岭没少吃到桑葚，大
门入口处那棵树结得很稠密，熟的时
候，连地上都满是紫斑点。猛兽区也有
不少，被狮虎护卫着，垂涎欲滴也不行，
这桑葚就不一般的名贵了，可望而不可
即。自生自灭也是一种命运，落下的桑
葚又都回到树根了吧，应该。

前几天，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里，我
见到了上市的桑葚，根据我家门口的桑
葚尚未熟透判断，这肯定是大棚里产
的。反季节的东西味道总是差那么一
些，吃不出原味。

我童年的那两大坝的桑葚，还有那
些蓊蓊郁郁的大树，现在因为修干渠，
早已被砍伐殆尽。每每想起，在怀念的
同时，都会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近读《史记》，方知秦汉时期老家有
种丝织物叫阿缟，名扬天下，种桑的传
统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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